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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从慈善到公益的“修行”之路
� � 由于多年来任志强一直担
任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一职，且对中国地产素以
言论 “大胆 ”著称 ，故而大多时
候，媒体想要跟他聊的都会是关
于房价涨跌的事，即使他在 2014
年 11 月正式宣布退休之后。

但是 ，很多人忘记了 ，任志
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公益人。
任志强和公益结缘要从上个世
纪 80 年代说起， 不过他将自己
和华远公司早年间的公益捐赠
经历定义为“慈善”，他认为从慈
善到公益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
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推动整个社
会的进步。

从华远地产一把手的位子
上退下来之后，任志强目前还担
任着多重社会职务，与公益有关
的有两个：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
博物馆书院理事长。

7 月 18 日，差不多已经沉寂
了一年之久的任志强，在华远地
产企业号的办公室里 ， 接受了
《公益时报》的独家专访。 访问的
话题只有一个：公益。

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次 ，
任志强坦露自己从慈善到公益
的修行路，这条路他已经走了 30
多年。 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中
国未来公益之路时，他的回答并
不轻松，认为“只是开了个头，未
来还很艰难，还要经过很长一段
路才行”。

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任志
强怎么说。

从慈善到公益的四步认知

我对“公益”的认识并非一
蹴而就，而是经过早期大量“慈
善”活动的学习积累，最终才走
上了真正的公益之路。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
开始接触“慈善”。 那时人们对于
“慈善”的概念就是“学雷锋做好
事”。

华远公司出钱配合做了一
些大龄青年的联欢活动、音乐交
流和春节期间的展销会，还有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新生募
捐做人工下巴。

自 1988 年，我们开始支持中
国桥牌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
对该运动项目的定向公益扶持
还在继续。 事实上，华远对中国
体育运动的支持跨越多种项目，
还包括游泳、网球等。

90 年代初期，我开始为中国
改革基金会捐钱，为国内经济学
家、专家学者从事的多项经济政
策的研究提供赞助支持。

由茅于轼老师和吴敬琏老
师发起的乐平公益基金也是我
大力支持的对象，还关注了与此
相关的保姆学校以及农村幼儿
园等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华远现在每年资
助的公益项目有 19 个。

2004 年由原首创集团董事
长刘晓光发起的阿拉善 SEE 生
态协会， 至今已经走过 13 年历
程，我是从始至今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 虽然个中不乏困难挫折，
但我们还是会坚持往前走。

2011 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理
事长王巍和我联合创办了金融
博物馆书院，到现在已经运行了
6 年， 如今我们的书友已经遍布
国内多个城市，让读书教会人们
学习独立思考、开启智慧，是我
们创办这个书院的初衷。

通过这些年的亲身体会和
经历，我个人总结“从慈善到公
益”的认知过程应该包括四个方
面：第一层级就是单纯的“给钱
付出型”慈善;接着就是从本质上
提升认识，即：“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 到第三步就是给予
受助方更大的发展空间，赋予其
更多的权利; 最后也是最好的发
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
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阿拉善模式贵在“民主治理”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这个
团体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自愿的
形式，实现了一套民主管理的方
式。 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选举
的，包括我们的理事、监事，还有
章程委员会。 会员是主人，他可
以不断地提出意见来参与到其
中，然后进行修改。

在我们阿拉善 SEE 生态协
会，你光拿钱说事就行不通。 比
如说刘晓光第一次组建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时候，王石就问：

“你要多少钱? 一百万我给你，然
后我也不来了。 ”刘晓光就坚决
不同意。 我们要求你分 10 年，一
年捐 10 万会费，捐满了 10 年就
可以不再捐钱了。 我们希望你沉
下心来参与，就是你要把精力投
入到其中去。

大家都知道马蔚华是壹基
金的理事长，以前是招商银行的
行长，在我们这竞选监事的时候
把他选掉了。 就是因为我们强调
每一个会员的平等参与。

民主的制度对公益组织的
发展意义重大。 我们秘书处有个
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为公益而
共和》，厚厚的一本，里面记录的
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人天天在
为工作吵架， 直到现在还在吵，
我们的组织好像没有一天不吵
架，但所有人吵架其实都是为了
让它更好。

金融博物馆书院为“启蒙”而生

2011 年 7 月，中国金融博物
馆书院推出第一期读书会， 当时
是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持，
阿拉善 SEE创始人刘晓光和我担
任嘉宾，现在一晃就过去 6年了。

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书
院， 完全是免费提供的社会讨

论。 通过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
学者、外交家、小说家，把各种各
样的知识普及给社会。 读书会要
通过学习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
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
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
度， 我们的社会需要如何去发
展，它的本质是思想启蒙。

我们在读书会特别强调的
是，并不是台上人给台下人一个
标准答案，因为你成不了第二个
马云， 你也成不了第二个柳传
志，但是你可能会超过马云和柳
传志———就是你要有自己独立
思考的能力， 去寻找市场的机
会， 然后去做一个努力奋斗的
人，你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些条件
使自己成功。 更重要的是启蒙。

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知识信
息的碎片化很普遍，我们主张大
家系统性地去读书，这样不容易
被碎片化的知识所欺骗。 碎片式
的知识就像鸡汤一样，每次给你
选一句、两句的，如果你这个鸡
汤是连续的长期的没问题，但是
如果只有其中的一段或者断章
取义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很麻
烦了。

“任小米”有“大市场”吗

“任小米”的种植是经过三
年的反复试验后选择的一个节
水品种。 在当地 30 万亩土地中，
我们只占了不到一万亩。

因为不是国家专储，所以就
要和农民签好合同，否则他就不
种了。 现在有十五六个合作社，
还要教农民怎么选种子、 怎么
种，怎么样用以色列的技术来解
决这些问题。

要想办法在最基层解决农
民贫富的问题，让他们的收入高
于用其他方式获取利益的收入，
既解决了收入问题，也解决了环
境保护问题，这个社会才能正常
运转。

今年是“任小米”种植的第
三年，我们还没有把市场的销售
渠道和其他一些问题都解决掉，
我们正在努力的建设这些内容。

比如说小米就只能熬粥吃吗？ 现
在我们开始生产小米棒、 小米
饼， 同时开始试生产蛋糕系列，
把 40%的小米做成蛋糕，采用不
同的销售渠道。

社会企业是用盈利的方式，
来帮助穷人、病人和需要帮助的
弱势群体获得收益。 社会企业要
想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
批有良心的企业家。

目前在工商注册的社会企
业并不享受免税政策，今年开始
我们用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在做，
这样的话过程中就减少税收，如
果法律上允许的话，就可能更好
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就可能卖得
更便宜一点，但现在不行，因为
要这些成本。

所以，当一个企业家不去做
赚钱的， 而是去做可以赚钱，但
有难度，并且赚了钱又不分配给
自己，而是再次投入到公益当中
去的“麻烦事”，那就需要有公益
之心。 如果没有这种公益之心在
背后支撑的话，你是做不成的。

“公开透明”是公益组织的“魂”

公益组织更要说实话做实
事，有些人说的很虚，所以到底
做的怎么样那就是个问号。 阿拉
善 SEE 生态协会的生态项目，现
在可以落实到让大家查到每一
棵梭梭在哪，“任小米”当然也是
如此，你可以看得见东西，包括
我们做的深圳红树林、云南蜂蜜
等，都看得见在哪里，你可以任
意去核实调查。

公益组织一定要公开透明，
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捐钱。 不是说
捐了钱的人才有权质问你，而是
没捐钱的人也有权质问你，因为
他明天可能会成为捐钱的人。 他
通过质问完了以后， 相信你了，
他才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捐。

《慈善法》仍需完善，
“九龙治水”不可取

目前《慈善法》中有一些规
定与现实操作相矛盾，工作起来

很别扭。
法工委在立法的时候，请我

们参加了两次，我们都提出了一
些反对意见。 比如关于免税的问
题要有明确的概念，但是他们说

“这个税法是另外一个法， 不归
我管。 所以只能写上一句话：应
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政策。 ”
这个免税政策是什么没有具体
化， 他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法
里，我们的立法实际上涉及“九
龙治水”的问题。

《慈善法》也是同样的，如果
仅有一个立法而没有把所有部
门综合起来进行立法，那就麻烦
了。 所以说在推出《慈善法》的时
候，如果没有把税务部门或财政
部门调动起来，把税法改革的问
题和《慈善法》连接在一起去做，
那就是“九龙治水”结构———一
人一段，那么在工商注册、民政
管理等方面就会有很多相悖的
地方，这个后遗症就很多了。

所以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情况。 我们
现在全国都有会员中心，希望通
过会员中心来扎根当地，做一些
环保工作，服务社会，可是按照
程序上讲这是不合法的。 根据
《慈善法》，我们要在当地注册一
个类似的公益组织，可选的有社
会企业、NGO，还有一个是基金，
你必须得在这三类里选择一类，
否则我们就不合法。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阿
拉善 SEE 生态协会地方的会员
中心争取都有一个当地的注册
许可，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
否则我们作为协会来说，给当地
付钱都有麻烦。 给谁啊，怎么给
啊？ 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要向捐
赠者公开、对社会公开，那你这
个落地项目是不是同样要有一
个人接这个钱，发票谁开，这些
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慈善法》实施的同时，《基
金会管理条例》 还依然有效，其
实它们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冲突
的地方，没有很好地融合，这就
让我们的 NGO 组织在实际操作
的过程中很为难。

任志强在“任小米”生产基地


